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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21岁的儿子
因意外高位截瘫，徐秀英，
这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做
起了儿子潘兴禹的“贴身”
陪护，给予24小时照顾，按
摩、翻身、排便、抱儿子上
下床……

除了照顾儿子的日常
生活，徐秀英还鼓励他学
习画画，“有点事情做，就
不会瞎想了。”这位已67岁
的老母亲，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母爱的伟大。

职场妈妈：

拖着孩子“战”职场
记者 张园园 实习生 袁慧

职场中的妈妈们，既要承
担工作上的竞争压力，还要履
行做好“太太”、“妈妈”“女儿”
的多重责任。

“每天奔忙在家庭、儿子和
工作之间，精神时刻都紧绷着，
确实很累，但感觉很充实。”谈
到母亲节话题，成武县一小学
老师苏女士发出这样的感慨。

苏女士和丈夫都在离家三
十里外的乡镇工作，女儿读大
学，儿子在家门口的一所中学
读高中。为了让儿子吃得好点，
苏女士坚持每顿饭都要赶回家
做饭。

如此打拼和忙碌，苏女士
说已经成为习惯，“什么也不
图 ，就 希 望 孩 子 能 健 健 康 康
的。”

福利院妈妈：

给这些孩子更多爱

本报记者 张园园 实习生 袁慧

53岁的肖培英是20多个孩
子的“妈妈”。与普通的孩子不
同，她的孩子是孤残儿童，菏泽
市儿童福利院是他们共同的
家。十年来，她用自己并不宽大
的怀抱，给予了这些孩子无微
不至的爱。

早上5点多，无需闹钟，在陪
护椅上“睡觉”的肖培英自然醒
来，起床洗刷完之后，便开始给
她的孩子们喂奶、清洗穿戴、打
扫房间……

早上8点上班，次日8点下
班，然后可以休息24个小时。但
在工作的24小时内，除了上厕所
等，肖培英所有的时间都交给
了她的孩子们。

“第一次接触到孤残孩子
的时候，就觉得很心疼。”肖培
英说，当时她就暗下决心，要好
好照顾这些可怜的孩子，把他
们缺少的母爱“还给”他们。20多
个孩子，饿了、拉了、尿了……
有任何不舒服，他们都会哭闹，
肖培英会赶紧给饿了的孩子冲
奶粉，给拉了尿了的孩子换尿
布，10年如一日。

记者问有没有感觉到辛苦
与厌倦？“说不累是假的。累，但
是不苦。因为我是妈妈。”说着，
肖培英抱起身边的“女儿”喂起
了水。

母爱如水，母爱亦如山。当不幸发
生的时候，母亲提供的不仅仅是软言
安慰，还会提供一个肩膀，成为最坚强
的后盾，永不离弃的依靠。

照顾高位截瘫儿子12年无怨无悔
的徐秀英，将孤残儿童视如己出、辛勤
照顾他们10年的肖培英，以及一边工
作一边照顾家庭的职场妈妈……她们
并不遥远，她们也许就在你我的身边，
甚至有可能是亲朋中的一位，她们是
平凡的母亲，也是伟大的母亲，她们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出母爱的伟大。

徐秀英说，照顾儿子，没啥累可说
的，伤在儿身疼在母心，“看着他，觉得
他受屈”；肖培英说，第一次接触到孤
残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很心疼，暗下决
心好好照顾他们，“累，但不苦，因为我
是妈妈”；职场妈妈说，辛苦没有关系，
睡眠不够没有关系，“只要孩子健康成
长就好”……

言语质朴，身份平凡，她们也没做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点滴生活记录
了她们无私的奉献。说起辛苦，说起劳
累，她们淡淡微笑，“为了孩子”，微笑
着的她们给人安心的力量。

每一个母亲都是我们身边平凡而
伟大的母亲。5月12日母亲节，别忘记，
回家陪陪我们渐渐老去的妈妈。

(张园园)

记者手记

常回家陪陪

咱们老妈

看儿子画画，徐秀英
露出慈祥的笑容。

肖培英和“女儿”在做游戏。
实习生 袁慧 摄

一百多斤的儿子高位截瘫
她一抱就是12年
67岁的普通农家妇女徐秀英用行动诠释母爱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园园 实习生 袁慧

>>贴身陪护12年，她不想儿子受委屈

5月8日上午九点半左右，雨
有渐大的趋势，记者来到巨野县
太平镇潘庄村潘兴禹家。

潘兴禹和母亲徐秀英的卧
室，放了两张床和一张画画用的
桌子之后，显得有点拥挤，但并不
凌乱。

“都是我妈整理的。打扫卫
生、冲洗画笔等等所有的一切都
是我妈帮我做，我甚至连一杯水
也倒不了。”2001年12月8日，高空
作业时吊栏突然断裂，21岁的潘
兴禹从空中摔下致高位截瘫，完
全丧失了自理能力。从此，母亲专

心照顾他，父亲主要负责地里的
农活。

坐在轮椅上的潘兴禹看上
去脸色不错，并没有显得病态，

“现在有130多斤”。潘兴禹说身
体状况并没有比原来好多少，但
一直没有恶化，“都是我妈妈照
顾得好”。

今年67岁的徐秀英头发几乎
全白了，提起照顾儿子，她说的最
多的是“不想让他受委屈”，而对
自己的辛苦她很少提，“当妈的，
看见儿子这样，心疼，不觉得自己
受委屈、受累。”

>>年纪越来越大，曾背着儿子偷落泪

“刚开始的时候也偷偷地
哭。”徐秀英说，但每次都是背着
儿子哭，“让他看见，他会更难
受。”

由于高位截瘫，潘兴禹大小
便失禁，母亲就帮他排便，“大便
不下，我妈就用手抠。”；自己不能
翻身但又不能长时间保持一个姿
势，母亲就24小时全天候陪护，

“夜里每两三个小时帮我翻一次
身，腿脚没有知觉，母亲就帮忙做
按摩，原来一天两三次，现在一天
一次，每次半个小时”……

夜间起床特别是冬天夜间起
床，徐秀英都会拉肚子，“年纪也
大了，一天不如一天。”

12年里，除了女儿出嫁时徐
秀英有两天时间不在家，其余时

间她都陪在儿子潘兴禹身边。“他
们兄弟姐妹四个，总觉得对不住
他。”说起过往，徐秀英的眼里充
满了泪，“不说了，以前的难都过
去了，日子得往前看。”

“要不是我妈，就没有现在的
我。”潘兴禹说，出院后心情很不
好，半夜醒来睡不着就会胡思乱
想，“想村里和我同岁的人什么都
有，我除了一个残疾的身体以外
什么都没有；想着如果没有我，我
妈妈也就不会那么辛苦。”这样的
想法驱使下，潘兴禹两次企图自
杀。

从外边赶回家的徐秀英抱起
儿子往医院跑，一边哭着说着儿
子傻，“儿子还年轻，怎么能这么
想不开呀！”

>>鼓励儿子学画画，为他托起希望

徐秀英想方设法劝解儿子。
2003年，潘兴禹的病情趋于稳定
后，徐秀英便鼓励他跟一个外甥
学习绘画，渐渐儿子变得不再那
么消沉。

有了一定基础后，2007年，潘
兴禹到巨野鲁西画院学习绘画，
为了照顾儿子，徐秀英做起了“陪
读”，直到2008年儿子从画院学习
完回家。

“妈妈在那儿专门照顾我。”
潘兴禹告诉记者，妈妈不仅帮他
买纸买笔，就连洗笔用的水都帮
他准备好。由于每天至少要坐十
一个小时练习绘画，潘兴禹的屁
股坐出了褥疮，脚脖子都肿了，徐
秀英便每天用红灯泡给他烘烤，
以免褥疮恶化。

对徐秀英来说，这些都不算
什么，最让她觉得吃力、也越来越

吃力的是将儿子从轮椅抱到床
上，再从床上抱到轮椅上。每天上
午，徐秀英将儿子抱下床，放到轮
椅上，让儿子画画；中午再将儿子
抱上床午休；下午四点多再将儿
子抱到轮椅上，让儿子继续画画；
晚上八点左右再把儿子抱到床上
休息。

“从我出院之后，妈妈就这样
抱我。”这一抱就是12年。出院之
初，潘兴禹有100斤左右，那时徐
秀英55岁；而现在，潘兴禹有130
多斤，徐秀英已经67岁了。

让徐秀英欣慰的是，儿子渐
渐变得开朗了。徐秀英说，过一段
时间儿子要到菏泽跟一位老师学
画画，“他想多学点，我就陪着他
去学。”

记者离开时，雨势渐小，原本
暗沉的天明亮了一些。

5·12母亲节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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